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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官场见世情 

———评王跃文的《国画》

龚自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 办公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国画》向来被视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作，但《国画》绝非一般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它有着过于丰富驳杂
的小说内涵。以官场为题材、以官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国画》的诉求和心思却远在官场之外，浸透着对于人性、人情、世

情等的深刻洞察和细致呈现，从而成为一部书写官场“内心”的力作。在这个意义上，《国画》拓展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内涵，

成为官场小说辉煌的起点。在《人民的名义》风行之时，再思或重提《国画》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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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部以官场为题材、以官场生活为主要表
现对象的小说而言，《国画》对卜未之老先生的处理

十分耐人寻味，也自有深意存焉。卜未之老先生经

营着一个字画装裱的百年老店，店名即为雅致堂。

在官场生活的繁文缛节之中，何以雅致？自然是一

个问题，然而正是在这里，小说可能打开了官场另

外的向度，从而揭示一个不一样的官场。卜未之是

一个乐善好施、心存高义、很有仙风道骨乃至有些

脱离世事的超现实般的人物，与官场生活和官场所

具有的那种氛围可谓格格不入。但就是这样一个

人物，才真正得到浸淫官场日久的小说主人公朱怀

镜的赞赏和倾心。与之相应，新闻记者曾俚的狷狂

桀骜与画家李明溪的癫狂疯傻也不为现实社会所

容，现实社会一步步将二者逼迫至“崩溃”的境地是

很容易就能猜想的结局。但就是这样两个人，才真

正算得上是朱怀镜内心深处真正的知音。不管曾

俚、李明溪是否将身在官场中的朱怀镜视为知音，

朱怀镜自己是将他们视为知音的。小说对此有多

处表现。某种程度上，以上三人都非官场生活的法

则所能限定，都在官场生活的法则之外，甚至都有

２３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龚自强（１９８６－），男，河南项城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龚自强：打开官场见世情———评王跃文的《国画》

拆解官场生活法则的内在冲力。这不禁让人联想

到《国画》对于官场小说的颠覆意义。《国画》向来

被视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但它的最终价值取向可能

并不在于官场，而在于官场之外，在于卜未之、曾

俚、李明溪等人所表征的一种具有超脱、批判、复归

本真品格的精神境界中。

怀镜，我有时不明白，你是在权力场上走的，怎

么同卜老、明溪这些人也交往得这么深？［１］３９２

曾俚的这一疑问可能是整部小说的关键一问。

身在官场，朱怀镜的心思其实早已经游离开官场，

停驻在官场之外的某个虚无缥缈的虚幻境界之中。

卜老、李明溪都是官场生活乃至现实生活法则之外

的人物，卜老的仙风道骨、李明溪的疯癫傻痴几乎

让人感到惊讶，并不禁发出疑问：这样的人也能在

现实中存在？是的，这两个人物包括提问题的曾俚

等三人乃是朱怀镜心中最有分量的朋友，某种程度

上表征了在官场之中的朱怀镜内心真正的归宿。

面对不合理、不合人情与人性的官场生活，卜未之、

曾俚、李明溪这三人的不合时宜恰恰成为否定官场

生活的犀利武器。尽管朱怀镜每每嘲笑或哀叹李

明溪与曾俚的极端与夸张，也偶有对于卜未之老先

生以身殉画的诧异，但朱怀镜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敬

意，视他们几个为自己真正的朋友和知己。在小说

后半部分，朱怀镜不无感慨地对梅玉琴说出以下的

话，正可谓掏心掏肺，某种程度也更为惊人地揭示

出现实的一团污糟：

算上卜老先生，我真正的朋友就只有曾俚、李

明溪、卜老这三个人。如今他们死的死了，疯的疯

了，走的走了。［１］４３５

《国画》名为官场小说，其实远远超出官场小说

的框架，在这里纵然也有惯常所见的惩恶扬善的情

节设置，但很多事件或人物已经远非官场逻辑所能

限囿，而是要在一张更为宏大的人性之网上才能找

到其准确的阐释与释义。比之于朱怀镜官场上的

起起落落（小说有十分精细的情节构造来铺演朱怀

镜如何从综合处副处长升迁至财贸处处长，再从财

贸处处长升迁至财政局副局长，最后则拯救性地再

调往梅次任地委副书记）所带给读者的诸种冲击，

卜未之的死去、李明溪的疯去、曾俚的离去才是最

为牵动人心的故事，也最为内在地揭示出《国画》的

深意所在。《国画》因此有着十分超越性一面的诉

求，表达了对于人性康健的美好诉求，同样也表达

了人性的康健在官场和现实生活中所必然遭遇的

悲剧命运，在在令人不能自已。表达超越性的诉求

绝非《国画》的唯一专属，但综观诸多官场小说，甚

至跳出官场小说在一个更大的当代小说的范畴内

来看待《国画》，我们也应该为《国画》表达超越性

诉求的高超水平表示赞赏。卜未之、曾俚、李明溪

三人占用的小说篇幅并不多，但他们却是当之无愧

的小说精神支点，正是借助他们，小说能够在细细

碎碎的官场琐记的基础上飞升飞扬，跳出官场小说

的简单限囿。

纵然如此，《国画》的根基依然在官场，或者说

《国画》对于官场生活的呈现依然是顶尖级的，能让

人再三回味。在卜未之、曾俚、李明溪的对立面，站

立着的是刘仲夏处长、柳子风秘书长、皮德求市长、

司马副市长、张天奇书记等官场中人。朱怀镜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情状以及他与情妇梅玉琴的

“情欲世界”，小说都有十分精彩的表现。如果说一

般的官场小说比较侧重于对于官场法则的硬性呈

现，注重叙事的快速推进、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

的话，《国画》并不是此类典型意义上的官场小说，

它对官场法则的呈现总是离不开对于法则背后人

情因素与人性因子的考校，因此它的叙事是漫漶型

的，并没有一定要奔着一个目标而去的冲力，因此

就有很多的“闲笔”来写官场的种种生态；同样，它

也并不强调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义正辞严的较量，它

总是将此类较量“隐居”在幕后，呈现在幕前的无非

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官场小事。“微妙”因此是《国

画》在官场书写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既然不采取直

接刚烈的方式介入官场，《国画》必有一种方式介入

官场，它只能从细微处入手，这一剑走偏锋式的写

法使得《国画》对于官场的展现十分微妙，可谓道尽

了官场曲折。官场处处皆微妙，处处皆学问，看看

宋达清对于严尚明的“尊敬”，那是一种怎样的微

妙啊：

他每次为严尚明斟酒都手下留情，不怎么斟

满。他那微妙的动作和表情，很难用语言描述，只

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巴结严尚明。［１］２７６

如此微妙的情景，自然“很难用语言描述”，但

《国画》还是勉为其难，将之表述出来，这就使我们

得以看清宋达清们的逼真嘴脸。《国画》通篇都是

在这种微妙之处见精神的内容，在这样的微妙之

下，一个刻板的官场形象渐次崩塌，一个细致、逼真

乃至真实的官场形象渐次建立。到此时，人们才知

道《国画》真正用心于官场的目的所在。《国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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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擅长从小事上做文章；它往往从小事中牵引出重

大的线索，导致官场格局的剧烈变动，所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大抵是这种效果。《国画》抖落出许多小

小的“包袱”，在叙事上因此有一种特别的缜密，也

因此能够避开对于重大场面的刚性书写，从而轻易

就避开对“庸俗”的官场竞争法则的书写，转而描写

人性的孱弱与卑鄙、困窘与悲哀，进而写出官场的

更为细致幽深的面相。如此回看小说开头一段话，

竟是十分耐人寻思的：

画家李明溪看球赛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怎么

也止不住。朱怀镜以为他疯了。平时李明溪在朱

怀镜眼里跟疯子也没什么两样。当时朱怀镜并没

有想到，就是李明溪这狂放的笑声，无意间改变了

他的命运。［１］１

人们很容易将《国画》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现实

主义作品，但《国画》显然在现实主义的内涵上进行

了深入的开发与勘探。这段引文中最后一句明显

脱胎于《百年孤独》那句有名的、影响了中国当代文

学整个进程的著名开头。如果细心查看，当会发现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国画》对现实主义做了诸多

丰富的开发，比如梦境与现实的混同，比如且坐亭

牵引出的神秘主义叙事，比如官运与迷信思想的结

合，比如举凡时事、史实、掌故、笑话、报道等多种叙

事材料的注入，比如对于心理描写的广泛运用，比

如对于性爱过程的大胆描写，等等。《国画》某种程

度上具备大百科全书的博杂与宏阔，是现实主义的

典型作品，但它同时又对现实主义做了具体而微的

改造，使之更加深入现实之中，深入到现实的魂魄

之中，从而产生精神的震荡力量。回到这段引文的

重点：李明溪的笑声与朱怀镜的命运之间的关系。

这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事物在小说进展中逐渐发

生关系，尽管这一关系的发生是缓慢的，如同草蛇

灰线一样，刚刚看到一些清晰的轮廓就被其他的叙

事进程所中断。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李明溪的笑

声引起在后排看球的刘仲夏处长的注意，由此牵引

出刘仲夏向朱怀镜索画一事，继而柳子风秘书长向

朱怀镜索画……围绕画的故事就此漫漶，不知所

终，但却每每牵引出一些人和事，牵引出更为复杂

的小说情节。这就是《国画》的官场叙事，从细微处

步步紧逼，直到一个紧要结果的到来。表面上《国

画》的叙述显得冗余繁复，但其中自有条条通衢，直

接伸向故事的中心腹地。朱怀镜从龙文处得到的

记载张天奇受贿细节的账本也是一个重要线索，在

关键时候朱怀镜正是靠着这个账本得到张天奇的

“援助”，成功逃脱欲加之于其身的“惩罚”。小说

这样的小线头有很多，乍看之下它们似乎不显山不

露水，一片平静，并且常常为其他更为漫漶的叙事

段落所冲击，但紧要处拎起它们来看看，依然可以

看到一幅紧凑细致的叙事网络。由此，《国画》对官

场的书写严丝合缝、合情合理，有着细致入微的动

人之处。

生硬的官场生活法则并非没有得到穷形尽相

的揭示，在讲到官场的等级制以及官场同僚之间、

上下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国画》始终不乏

犀利的讽刺和戏谑；它从不单单出示一种僵硬的官

场逻辑，而是每每尝试从人情世情的角度、站在反

讽的立场上对官场逻辑进行犀利解剖，从而在达到

强烈反讽效果的同时让人们更加深味官场的个中

三味，生硬的官场生活法则在这里有了更为多样化

的呈现与表达：

真是有意思，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

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

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

气象。［１］１５

这是朱怀镜自己心中的想法，但何尝又不是王

跃文借助朱怀镜之口在向官场生态和所谓官场逻

辑发起的强烈质疑与嘲讽呢。《国画》往往见不到

刀光剑影的针锋相对式的情节设计，但这并不意味

着官场是平静的，所有的风平浪静都意味着更大的

暴风雨正在酝酿，小说因此时刻有一种蓄势待发的

叙事饱满感，似乎随时可能引发叙事的大爆发。同

样，这样的风平浪静适合开展一些人情世故方面的

叙事，这样小说就以偏离生硬的官场生活法则的方

式反向且更加犀利地表达出生硬的官场生活法则。

尽管与一般的官场小说相比，《国画》并不见得是多

么疾风暴雨式地展现官场生活法则的作品，但平心

而论，《国画》依然可能是对于官场生活法则揭示最

为用心、最为细致、最为深入人心的一部作品。这

主要是指小说对于官场中情与理的辩证关系的繁

复呈现。朱怀镜这个有些知识分子品格甚至有些

优柔寡断的官场中人，好比一个润滑剂，通过他的

中介作用，使得小说的表现重心从对于官场生硬法

则的直接呈现转移至对于官场生硬法则对官场中

人心的强有力冲击之上。这样，小说细细密密的官

场故事就不只是枝干性的官场生活法则的逻辑铺

演，而是始终在人心上游走的心灵叙事，带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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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感觉。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得以见到

一个个在官场中扭曲畸变或扭曲畸变而不自知的

痛苦灵魂，从而得以深入到官场生活的中心地带。

我们说《国画》是精彩的官场小说，并不是指它

对于官场多么客观的外在表现，很多时候我们甚至

不觉得这是一部官场小说，情与理的冲突一直都在

激荡、酝酿、打开或闭合，一直在牵引着情感波澜和

思想冲突，官场似乎在此声势下隐退了，或者说官

场为一更广大的生活场所裹挟吞没了。《国画》更

精彩的还是在于其对于官场生活的“内心”一面的

开掘与用力。所谓“官道人心”，《国画》之所以时

隔多年之后依然耐人咀嚼，就在于其对于这“官道

人心”的逼真揭示。王跃文有过多年的公务员经

历，《国画》自然得益于他的此番职场经历，但更重

要的可能还在于王跃文找到了适合自己书写气质

的介入官场生活的支点，也就是情与理的辩证。他

将这一情与理的辩证贯穿到小说始终，这才有了一

些官场生活的闲笔类型的书写，比如对于官场中微

妙现象的反讽般的解读，比如对于表面一套内里一

套官场哲学的近于人情的阐释，比如对于领导艺术

的讽刺调侃，等等，这些绝非枝干性的故事推延所

必需，但无疑极大增加了官场生活的细腻程度和真

正质感，使得官场生活不再是刻板生硬的逻辑直

陈，而变为生趣盎然的人生内在面的大揭示。照直

说，如果没有这一内在面的大揭示，《国画》并不是

一部出彩的作品，而有了这一内在面的大揭示，《国

画》就完全可以超出官场小说的框架，成为世情小

说或人情小说的一大力作。在这一意义上，甚至可

以说王跃文的《国画》实际上在努力表现官场生活

的同时，又瓦解了官场生活，在大力推进官场小说

的同时，又瓦解了官场小说。

《国画》绝非官场生活和官场小说所能限定，如

今依然硬要在官场小说的意义上来界定此小说，不

过是出于对“始作俑者”的一种追加记忆或怀念，毕

竟它是中国当代较早被称作官场小说的小说之一。

是否所有以官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都可

以称为官场小说，这是一个应该再思考的问题。从

当代论者对于官场小说的名称界定来说，我们已经

可以隐约嗅到学界对于所谓官场小说的歧视性对

待。小说却要以“官场”限定，似乎很明显在表达一

种否定性的态度，因为在一般的认识里，官场是最

不可能有文学性滋生的场所，官场生活的法则与文

学的本质也差异甚大，将这两者扭和在一起，其区

别看待的意义甚为清晰。多年来，官场小说发展甚

快，在主旋律文学、政治小说、网络小说等的掺和之

下，也渐渐被视为一种思想粗糙、情节模式化、内涵

单一的劣等小说，但这只能说是学界的偏见与傲慢

所致。事实上，官场小说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的，那些优秀的官场小说无一不是因为对于人本身

和人性本身的出色勘探而惊世骇俗，至于那些真正

差劲的官场小说其所具有的缺陷也并不唯官场所

赐，而是所有差劲小说的通病。在这个意义上，有

必要扭转人们对于官场小说的一般认识，走出那种

区别性看待官场小说的立场。命名为官场小说或

重新有一个其他命名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

在于明白命名只是一个勉强的限定与阐释，始终不

能压制蓬勃丰富的对象本身。官场正如战场，是人

性的试炼场，是精神与思想、情感与理智、伟大与渺

小、崇高与卑贱等剧烈碰撞的大场，官场小说聚焦

官场，实则依然是在聚焦人生这个大场。所谓世俗

的官场或许让人有很多龃龉之感，但文学的官场却

并不一定让人感到粗糙，它完全可以是文学的飞扬

之地。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国画》，当官场的惯常法

则由于熟稔而被自动过滤之后，世情的一面就渐次

上升、升腾，俘获我们的内心。在官场的背后，《国

画》乃是一部精彩的世情小说，官场是其展开的背

景，仅此而已，世情才是这个小说的主轴和血肉。

在当前《人民的名义》正以官场小说的名义风

行于世的时候，《国画》这种于官场中见世情的处理

官场的方法再一次有了被重新提及的必要。我们

读《国画》，很容易脱离开官场去看待它，觉得它不

过是写了人情与世情而已，所谓官场更多只是一个

壳子、一个框架，壳子与框架里的血肉实乃是人情

与世情。但我们读《人民的名义》时，却无法不在政

治思考的角度上来看待它，那些正义与邪恶之间较

量的故事因为有了对于打着“人民的名义”的权力

的反思与批判而痛快淋漓、见针见血，很容易就激

发起读者一腔愤激之情。与《国画》相比，《人民的

名义》基本上没有私人情感的书写，对于身体或肉

体关系的书写也极为简洁，它明显的指向是引导读

者关注现实、关怀人民，关心政治权力对于人民利

益的攫取、对于人民名义和实质的侵害，这就很有

社会小说的意味了。相比之下，《国画》就很难说具

有如此明确的政治意味和社会关切，我们在《国画》

那里体会到的更多是一种人性的困惑、一种人情的

牵扯、一种世情的呈现，官场只是这些呈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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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舞台，并不直接牵引人们去思考政治、思考

人民、思考官场与现实的各种联系与纠葛。在这个

意义上，《国画》是绵软的，它没有正邪分明的人物

形象，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或起码没有对于

这种政治斗争的正面呈现），没有曲折惊险的故事

情节，它只是对于官场世情的绵密书写，对于投身

官场中人微妙心态的逼真呈现，它写出的更多是生

活流，是任凭官场不官场都会经历的人情纠葛、碰

撞；但正因为其绵软，它关于官场的书写才能自然

而然地滋润读者的心田，成为读者时常回望的驿

站。某种程度上，《国画》接通或延续的其实是中国

世情小说的传统，是《金瓶梅》《红楼梦》的当代传

人，在其精神的根底，流淌着的是平民文学的血脉。

朱怀镜是一个官职不小的官员，但我们丝毫未曾感

觉到他是一个背负等级意识的人，尽管官职上升是

他的夙愿，但官职上升并没有事实上带给他多少区

别，他的生活依然是战战兢兢，有着真实的苦恼和

困惑，仿佛就是有一天成为官员的我们自身，平凡，

平易，平常。围绕朱怀镜所展开的官场生活因此有

其平淡自然的格调，生活远远大于官场，在官场这

个小小的舞台上，上演的乃是生活的大戏，世态人

情皆收眼底，大千世界都在其中。对于《国画》来

说，官场是一个过小的圆环，它无论如何也无法套

住生活，它不过是生活展开的一个视角、一个背景、

一种方式。

我们需要《人民的名义》这样的作品来增加文

学的现实效应，但我们其实更需要《国画》这样的作

品来坚守文学的本真品格。并非说文学增加现实

效应就是背离自身品格，而是说文学的现实效应应

该建立在文学本身的维度上，这就需要文学作品将

时代万象糅合到自己之内，在文学的维度上将之重

塑，以文学的法则将之重置。在这个意义上，《国

画》建立起了一个十分丰富精彩的小说世界，这个

世界不能脱离官场而展开，但也绝非官场所能限

囿，而是有着广泛的辐射向度，足可以撑起一个辉

煌的文学品类。它对于现实的撬动更多体现在对

于人心的撬动之上，这是一部入心的作品，它如此

深入地进入到官场的内心之中，打开了一个如此精

彩的官场心灵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叫官场小

说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种对于官场的处理

方式能否得以延续，对于官场的书写又能否在此启

发下不断前行。官场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人性试炼

场，理应有精彩的官场小说乃至官场文学面世，但

目前来看，形势并不乐观，大多数作者总是局限在

官场去书写官场，不能跳出官场的狭隘逻辑法则，

因此所谓的官场小说不过是对于官场生活法则的

变相重述而已，丝毫不能激起更有锋芒的叙事力

度。《国画》的尝试并非没有瑕疵，比如它过于漫漶

无涯，很多线头的收束有些突兀和突然，但不可否

认，《国画》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

其价值在不断凸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需要

《国画》，并将时常回到它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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